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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话说 2024年，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来自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南仓村西侧空地上的土层，向下清理 20厘米，
地表清理面积1500平方米，一座元代的建筑基座展示在面前。这就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清十四仓遗址，而这次考古工作也是全国首次科
学发掘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

历时两年发掘，武清十四仓的两座仓房基址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发掘
出的文物也揭示了曾有元代大型官署建筑伫立于此。今年国际博物馆
日，“沽上仓影—十四仓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天津市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
物馆开展，关于武清十四仓遗址的现阶段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尽数亮
相。但参与现场考古的工作人员坦言，对于武清十四仓的了解与发掘还
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2周年，我们一起走近当年
的天津段大运河“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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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38座清代墓葬，其中包括一整片家族墓地。杨艺洁说：“密密麻麻
的墓穴打破了仓廒的原有平面，证明了最迟在清代，这座元代国家粮仓
的地上建筑已完全消失，沦为坟茔。但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剖面。”

在粮仓“地基”坡面中，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墙基时发现一个耐人寻
味的现象：墙基和磉墩的填土中，混杂着大量唐代、宋代的瓷片和砖
瓦。这些“外来”的碎料并非原生地层，而是营建仓廒时有意从别处搬
运来的“回填料”。杨艺洁说：“这也向我们引发新的猜想——如此大体
量的废旧建筑材料，究竟来自哪座更早的建筑？是就地取材，还是另有
来源？或许在后续发掘中可以找到。”

在展厅的最后部分，许多现代考古手段映入眼帘。杨艺洁介绍，面
对如此复杂的遗存，仅靠传统方式已远远不够。植物考古、动物考古、
碳十四测年、古建筑复原等多学科考古已经成为现代考古的趋势。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石杵。它出土于仓廒建筑基址附近，最初专
家对其用途存在分歧：一方认为是建造仓廒时夯筑墙基的工具，另一方
则判断为日常研磨粮食或药材的生活用具。植物考古给出了答案——
研究人员从石杵表面提取到水稻特有的扇形植硅体和双峰型植硅体。
这也明确表明，石杵曾用于研磨稻谷，它并非建筑工具，而是仓廒管理
人员或驻军的生活器物。

另一件关键文物是一只明代青花花卉杂宝纹碗。它出土于一处打
破漕仓院落的灰坑（H7）中。地层关系显示，碗的埋入晚于仓廒的废
弃。经陶瓷考古专家鉴定，该碗的年代恰逢属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
三朝的十四仓“空白期”产品（约 1436—1464年）。与记载的“明景泰年
间，河西务十四仓已全部移往通州，原有仓址废弃不用”相吻合。据考
古人员猜测，这只碗并非仓廒使用者的遗物，而是仓廒废弃后，后人留
下的生活痕迹。

作为考古成果展，展览从《元史》中的资料开始，随后便是天津市考
古工作人接力棒式的寻找、调查、勘探、发掘，让深埋地下的武清十四仓
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展览展出了 63件（套）文物与大量考古遗迹实
景，同时还有各个时间段的考古报告。策展人王志习认为，这样的设计
是为了让观众如同跟随考古工作者一同探索、一步步揭开历史的面纱。

武清十四仓的建造，源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他清楚地认
识到元大都距离富庶的江南较远，而元大都的百姓、官兵以及众多职能
部门的供给又要倚仗江南物资。为了维护统治，他命人在隋唐大运河
的基础上裁弯取直，不再让运河绕行河南洛阳，而是从北京直通杭州，
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走向。京杭大运河修通后，江南地区的物资源源
不断进入元大都，维持首都运转。

漕船一刻不停地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其中江南地区种植的优质粮
是元大都最需要的物资之一。不过，元代的京杭大运河与我们熟知的
京杭大运河略有不同，受限于通航条件、水利设施、维护水平等因素，元
代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效率不高，运转远没有明清时期流畅。对于漕粮
这类重要物资，元朝政府还要依靠海运将漕粮运至天津，再转运至元大
都。但是天津至通州的漕运水渠走向迂回且行程较远，于是元世祖又
命人将这段水渠裁弯取直，水渠改道蒙村至杨村，至此天津市西北方向
的河西务就成了漕运咽喉之地。

“鉴于河西务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元大都的需求，武清十四仓就
在这个时候陆续建造。”王志习介绍，北运河流经河西务的这段河道变
窄，大型漕船无法通过，船工会将货物放到小型漕船上，也让河西务自
然而然变成了货物中转站，修建粮仓再合适不过。而且，武清十四仓所
在的位置距离北运河故道最近处只有不到两公里，装卸货物十分方便。

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元史·百官志》中详
细罗列了武清十四仓的名称，但是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勘探结果还有
走访调查，王志习认为当时河西务不仅存在十四座粮仓，应该是根据需
要，粮仓的数量逐渐变多。《元史·百官志》中记载，为了统管当时河西务
以及周边地区的漕运事务，元朝政务设立都漕运使司，官阶正三品，其
办公地就在武清十四仓。

残破的鸱吻、武士、嫔伽、陶凤鸟，以及相对完整的筒瓦等建筑构件
相继在武清十四仓考古现场出土，证明了当时武清十四仓中不仅存在
粮仓，而且还有元代的大型官署建筑，都漕运使司的办公地点就设立在
这里。王志习介绍，鸱吻、嫔伽、凤鸟等均为官式建筑的脊饰，虽然残破
但是造型精美，是断定建筑等级和年代的关键证据。此外出土的兽面
纹瓦当、重唇板瓦等构件的风格与元上都遗址、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出
土的同类器物接近。“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元代龙泉窑的瓷器，这些瓷
器釉色莹润，展示了元代的工艺与审美水平，据推测应为当时武清十四
仓内的官员、漕工的生活用品。”

武清十四仓，凝结了天津市几代考古人的愿望与付出。
20世纪60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十四仓遗址进行了两次田野调

查和一次试掘，采集到铜镜、石砚、铁权、铜权、景德镇窑青白釉带座狮
子、磁州窑红绿彩人形瓷塑等大量文物，并初步确定东西仓村、龚庄一
带为遗址所在。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些工作多为分散探索，未能厘清遗
址的完整范围与地下保存状况。

进入2019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专项调查与勘探，调查
面积约 1.14平方公里，初步探明十四仓遗址的大致分布。2022至 2023
年，进一步发现以蔡庄村、东西仓村、南仓村为核心的 3处遗迹集中区，
以及运河故道、引河、人工水体、道路等关联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
是在南仓村附近发现一处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的漕仓院落。

2024至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南
仓村南的漕仓院落开展连续两年主动性考古发掘，标志着十四仓考古
进入系统化实施的新阶段。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助理馆员杨艺洁介
绍：“两年的发掘，让一座规模宏大的元代漕仓院落逐渐显露真容。该
院落由12座形制基本一致的大型建筑基址组成，呈对称分布：中央东西
并列2座，外侧10座合围；东、南、西三面环沟环绕。2024年完整揭露的
F1仓廒，面阔十间、进深三间，前设廊厦，与《经世大典》‘每十间用物’的
记载完全吻合，填补了元代国家漕仓形制研究的空白。”

2024年发掘的F1仓廒，其平面上方仅发现少量清代墓葬，保存相对
完整。而到了 2025年，在同一院落西南区域的 F4附近，考古人员揭露

辉煌的十四仓也逃不过历史的变迁。王志习介绍，在明清时期，河西
务十四仓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仓储重地”转变为“关卡枢纽”与

“历史遗迹”，其兴盛与消亡深刻反映了漕运制度的变迁。
明永乐二年（1404年），河西务曾建仓囤160间，并设立武清卫仓。但

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和罢海运、专行河运，以及“支运法”推行，通州仓地位
上升。明正统年间，河西务仓被拆毁三分之一；至景泰初年（1450年—1456
年），“移武清卫诸仓于通州”，“十四仓”的核心仓储职能基本终结。到了明
中后期，河西务变成了运河上的钞关与商业中心。由于地处“漕渠之咽
喉”，河西务成为南北商船进京的必经关卡。明朝在此设立户部分司（河西
务钞关），其税收功能远超仓储，成为全国七大钞关之一，有“京东第一镇”
之誉。

清朝时期，随着漕运全面北移通州，河西务的漕运地位急剧衰落。清
乾隆年间编修的《武清县志》已将“河西务十四仓”明确列入“古迹”条目。
而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更直接记载：“等谨按河西务十四仓今废。”至此，
十四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埋藏地下的遗址。

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都漕运使司，到明景泰初年武清十四
仓仓储功能终结，武清十四仓伫立在运河畔不到200年，其与后续明清两朝
京津漕运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漕运仓储网络，也对京津的历史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元史·百官志》中，武清十四仓与通州十三仓、直沽广通仓等，一同归
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统一管理，这些位置不同的仓库群形成了元代国家漕
运体系中功能互补、层级分明的一体化网络。其中，武清十四仓是海运与
河运转运的前端和中转枢纽，负责接收、存储来自南方的巨量漕粮。通州
十三仓则是进入大都之前的中途储备与接运节点。“功能上也相互衔接，武
清十四仓是‘国家粮库’，通州仓是‘城郊转运库’，而北京城内的南新仓、北
新仓等属于‘京师粮仓’。”

对于北京而言，武清十四仓对于元朝在北京建都具有战略性的根本保
障意义，堪称元大都的“生命线”。《元史》记载，武清十四仓具有“供亿京师、
赈恤黎元”的战略功能，是元大都外围最重要的国家粮食储备基地之一，直
接服务于元大都的百万军民供给。同时，元朝为管理这一庞大的仓
储系统，在河西务设立了正三品部门“都漕运
使司”，此高规格的派驻机构直接体现了十四
仓承载的“国家使命”。它负责接收海运漕
粮，并统筹管理河西务十四仓、通州十三仓、
馆陶等十七仓、直沽广通仓等沿线粮仓。王
志习说：“没有武清十四仓的庞大仓储和中
转，南粮就无法稳定、及时地供应到‘去江南
极远’的大都。元代诗人傅若金的诗句‘燕蓟
舟车会，江南贡赋多’，生动描绘了江南赋税
通过河西务汇聚大都市的景象。武清十四仓
是元朝奠定大都首都地位、维护国家统一与
稳定的经济基石。”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武清十四仓
遗址证明了在明代设立“天津卫”之前，元代的
直沽（今天津）已因漕运和仓储成为重要的经
济枢纽。它为天津作为“运河载来的城市”这
一宏观叙事提供了最核心的考古支撑，是解读
城市形成逻辑的关键钥匙。而武清区的河西
务镇是天津段大运河的“北大门”。十四仓遗
址是这一地区因运河而兴最直接的明证，其考
古发现从根本上定义了武清“漕运文化重镇”
的历史地位，是当地最厚重的历史文化名片。

观展十四仓：63件文物揭示现阶段考古成果

认识十四仓：粮仓、钞关、遗址

考古十四仓：六十年接力展露粮仓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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